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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烟愚婆”吴宜群

控烟 11 年成果有，
问题也不少

《公益时报》：WHO《烟草控
制框架公约 》2003 年诞生 ，2005
年中国签约，后经过人大常委会
批准 ，2006 年 1 月开始生效 ，11
年过去了，效果如何？

吴宜群 ：总结来说，成果还
是有的。 比如烟草监测，中国成
人吸烟调查、 青少年吸烟调查，
至少我们弄清楚了中国近年吸
烟流行趋势究竟是降还是升。

城市无烟环境的创建和地
方城市的立法方面取得重要进
展，北京表现最好，上海和深圳
也不错。 新的《广告法》的诞生，
如果能严格执行，中国基本上可
以全面禁止烟草广告。

但问题同样存在不少，有些
是多年来老生常谈的。 比如烟包
的警示标识问题，我们至今连曙
光都未见， 图形至今上不了烟
包，仅有的警语内容都不达标。

另外， 戒烟服务不够完善，
戒烟门诊在国内各医院并不普
及，许多人不知道烟草依赖是一
种慢性成瘾性疾病，应该寻求医
疗帮助。 控烟的成效，体现于戒
烟需求的提高。 戒烟服务的完
善， 可以促进和巩固戒烟的效
果。 可是将戒烟药物纳入医保，
喊了好几年，一直没有实现。

我们建议全面落实《广告
法》， 严格监管。 针对烟草业的

“擦边球”，立法和执法监管机关
应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加大对
烟草广告的监管和执法力度。 需
明确在所有的公共场所和大众
媒介包括烟草销售点和网络媒
体禁止烟草广告，推销烟草;禁止

烟草业以企业社会责任或慈善
名义的赞助活动，特别是针对女
性、儿童和青少年的烟草促销和
赞助活动。

我们呼吁将戒烟纳入国家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断提高戒
烟服务的可得性和易得性。 完善
由简短戒烟服务、戒烟门诊和戒
烟热线构成的戒烟服务体系，使
有戒烟意愿者得到戒烟帮助，切
实做到戒烟干预融入日常的诊
疗服务。

目前我国控烟形势仍然很
严峻。 成年吸烟人数差不多 3 个
多亿，13-18 岁的青少年吸烟人
数大约 1500 万，还有 7.4 亿人正
在受到“二手烟”的危害。 11 年控
烟之路，相比其他进步显著的国
家来说，我们现在其实很尴尬。

《公益时报》：你认为中国控
烟问题能从本质上推进的关键
点是什么？

吴宜群：中国控烟首先面临
的问题就是履约工作部际协调
领导小组的构成有问题，烟草企
业的介入阻碍控烟。 要想加快履
约的步伐，第一条就是要政企分
开，在中国烟草业未能实行政企
分开之时，国家烟草专卖局应退
出八部委履约协调机制。 让卖烟
的来控烟， 必然造成利益冲突。
这已成为中国履行《公约》、实施
控烟的主要障碍。 障碍必须排
除。

控烟缓慢的另一个原因，还
有一部分是政府决策者对烟草
税的依赖。 如果政府决心优先考
虑保护公众健康的权利，应当遵
照《公约》及其实施准则，采取强
有力的行动，不折不扣地落实系
列控烟政策，运用价格、税收、法
律等手段提高控烟成效。

两次参加控烟缔约国会议
的难忘经历

《公益时报》：2008 年和 2010
年，您先后两次参加了 WHO《烟
草控制框架公约》 缔约方会议，
那两次经历按你的话说是“终身
难忘”，为什么这么说？

吴宜群：2008 年， 我第一次
参会。 当时很多国家的烟包警示
图形都在逐渐上了，中国也同样
面临着这个问题。 大会中讨论到
关于这个问题的第 11 条的时
候，中国代表团的一位代表发言
说：“我们不同意修改烟盒图形，
中国的烟盒上都是名山大川，都
是中国文化的积淀，我们不能容
忍这么丑陋的图形放在烟盒上，
这是对我们的侮辱。 ”这位代表
说的这些话， 换来的不是掌声，
是当时坐在台下的很多代表的
嘘声。

当天晚上出席会议的非政
府组织要对出席会议的缔约方
组织进行评奖，要评出哪个国家
表现最好、哪个最次。 最好的授
予“兰花奖”，最次的给一个叫做
“脏烟灰缸”的奖。 当晚与会者一
致举手，“兰花奖” 授予了新西
兰，“脏烟灰缸”奖给了中国代表
团，当时这个“脏烟灰缸”奖的颁
奖词是这样说的：“只要漂亮烟
盒，不要公民健康。 ”

2010 年 11 月， 我第二次参
会。 这次要讨论的实施准则的重
点在于《公约》第 9 条和第 10 条
(烟草制品成分管制和烟草制品
披露的规定)。

正如当时媒体报道的，20 人
组成的中国代表团是所有缔约
方代表团中最为庞大的。 这 20

个人里面有 5 个人来自国家烟
草专卖局，占代表团人数的 1/4。
众所周知，国家烟草专卖局就是
中国烟草总公司。

那次会议的当晚，这届大会
的“脏烟灰缸奖”授予了代表团
队伍中混有烟草业人员的缔约
方，理由是他们违背了《公约》第
5.3 条的精神，因为《公约》第 5.3
条及其《实施准则》告诉我们，烟
草业的利益与公共卫生政策之
间存在根本的和无法和解的冲
突，各缔约方应采取行动，防止
受烟草业的商业和其他既得利
益的影响。 我不敢说中国代表团
这次又独得了这个“奖”，但说他
们又一次出人意料地“分享”了
这个奖项，是不会有误的。

当时我是一个没有投票权和
话语权的观察员， 是以非政府组
织成员的身份出席会议。 这两次
参会的经历和感受其实都一样，
酸甜苦辣，五味杂陈，终身难忘。
这也是后来我都拒绝参加每 2 年
一次的缔约方的会议的原因。

“新探”在控烟中轰出些
声响就算值了

《公益时报》：“新探 ”成立至
今 16 年有余， 在中国控烟界产
生了不小的影响。 你觉得这其中
内因与外因的作用孰重孰轻？

吴宜群：这些年我们一直与
两会的代表和委员保持着良好
的联系，请他们在两会上发出控
烟之声。 这中间特别难的一点就
是，你如何找到特别关注和支持
控烟、又能愿意提交控烟建议的
代表委员。

志愿者队伍的日渐壮大也
让我们的控烟工作更有勇气和

力量。 譬如上海一个金融专业的
学生，他在课余给我们发来澳大
利亚和泰国的烟包，正反面的文
字还特别做了中文翻译，尽他所
能的帮助我们。 现在他已经是我
们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了，还有
不少像他这样的大学生在网络
上经常帮助我们发布控烟的宣
传贴。

控烟得到了法律界的大力
支持。 如消费者协会及许多律师
事务所的大律师们在对烟草业
的投诉和诉讼方面给予我们大
力的支持， 有了法律的后盾，我
们做事情心里更有底。

《公益时报》：“新探 ”目前面
临的实际困难有哪些？

吴宜群：“新探”目前专门投
入做控烟的工作人员十余人，这
期间人员流动性很大，因为既不
能给人家进京户口，也没有丰厚
的工资待遇，再说我们这个机构
做的还是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工
作， 长期坚持下来对谁都不容
易。

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机构领
导人更新换代的问题。 我们这批
老人退下去之后，肯定要让精力
更充沛、热情更高、能力更强的
年轻人来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
还要踏实沉得下心，这种人才我
们正在寻找和培养。

目前国内涉及艾滋病的
NGO 有 600 多个， 但要说到控
烟的社会服务组织(NGO)机构，
目前也就是中国控烟协会、我们

“新探”、再就是云南超轶健康咨
询中心等为数不多的几个。

但即便就是这么几十个人，
“七八条枪”，在控烟工作中它能
轰出些声音来、能推动中国控烟
的改革与进步，也算值了。

“烟害它不像传染病这类疾
病的危害，会在短时间内造成很
大的社会影响，所以人们对于烟
害的这种切肤之痛是没有的。 等
到啥时候中国所有暴露于二手
烟的人都愤怒了，控烟这个事情
可能就好办了。 ”

8 月 29 日，在位于亦庄经济
开发区天宝园“新探健康发展研
究中心”(以下简称“新探”)一栋
简陋的办公室里，该中心常务副
主任吴宜群对《公益时报》记者
这样说。

当天接受采访的两个多小
时里，吴宜群谈话间一直间歇性
地咳嗽。 她说自己近年来身体状
况已不如从前，但每每说到“控
烟”， 吴宜群的嗓门又立时不自
觉地高亢了许多， 如果只听声
音， 谁会想到这是一位已经 72
岁的老人。

“我跟你说， 现在青少年吸
烟的问题其实很严重的，国家一
定要重视!不控烟，意味着中国人
的健康陷进了‘雷区’里啊! ”

吴宜群曾经是中国血铅研
究领域的顶尖人物，因为“儿童
铅中毒防治”而得到美国颁发的
维诺·霍克纪念奖。

2001 年，新探健康发展研究
中心成立。 吴宜群觉得这个机构
的成立意义深远，未来将要做的
事情必定丰富厚重，她决定将自
己的后半生与“新探”的事业连
接在一起。 那一年她 56 岁，是中
国预防科学院的副院长。

这个决定改变了她此后的
生命与生活。 吴宜群认为这些年
“控烟战斗”一路打下来，一些媒
体记者对她从陌生到熟悉，从误
会到了解，甚至有些还成为了她
的“铁杆朋友”，皆源自她真诚待
人。

在控烟问题上，吴宜群眼里
不揉沙子， 从来不管对方是谁。
早在 2007 年， 吴宜群就和由黄
晓明主演的《新上海滩》剧组“交
过手”。

“许文强从北京到上海的第
一个镜头就是抽烟; 许文强去给
冯程程买定情礼物时受了伤，嘴
里居然还叼着烟； 最后一个镜
头，丁力将一颗子弹射向他的时
候，他还在抽烟……”吴宜群一
口气罗列出她在那部电视剧中
搜集到的“吸烟罪证”。

她将片中所有抽烟的镜头
剪辑成了一个短片，里面写了句

网友的话：“《新上海滩》 是一部
吸烟的教唆片”， 并通过媒体转
达给该剧组。 该片导演高希希闻
讯后表示：片子里面吸烟的镜头
是多了一些，以后会注意;男主角
黄晓明则回应： 本来我不会抽
烟，为了表演这个角色，我在片
场抽烟抽得都要作呕。

吴宜群说，这件事让她多少
有点小小的成就感，起码引起了
影视剧创作者对剧中吸烟问题
的关注。

真正让吴宜群对抽烟深恶
痛绝，是她的母亲因为严重的肺
心病离世。

吴宜群的母亲平时就抽烟，
后来由于哥哥生病，她母亲抽烟
的次数就更频繁了， 说是“解
烦。 ”吴宜群回忆说：“那时她经
常开着窗户，一面呆呆地望向窗
外，一面使劲抽烟。 这个时候任
何劝导对她都无效，但凡一说这
事，她就会用‘我又没有抽你们
的， 我抽的是你爸爸的退休金’
这句话怼我们。 ”

“我母亲住院仅五天就去世
了，我简直无法相信，生我养我
的母亲霎时就消失了，我都要崩
溃了。 从那以后我更加痛恨抽

烟，我觉得我母亲多病的身体和
临终前的痛苦多半是被烟害
的。 ”

这让吴宜群愿意为控烟投
入更多热情和坚持，从而让更多
的人免受烟害。

在她和同事们的多年努力
下，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新探”成
长为国内知名的民间控烟组织。
他们呼吁无烟影视，得到了国家

电影电视主管部门的肯定回复;
他们恳请民政部将烟草企业从
“中华慈善奖”名单中去除，得到
民政部认同; 他们成功说服上海
世博会组委会、第十一届全运会
组委会退还烟草公司捐款; 他们
说服科技部让烟草科技退出“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评选;他们
四处奔走，希望立法通过“禁止
烟草企业冠名希望小学和贫困
助学金”， 并将四川的若干所此
类希望小学头上的烟草冠名成
功拿掉……

吴宜群自封“控烟愚婆”，她
说：“烟草业再怎么跟我折腾，我
不伤心，因为烟草业的利益和公
共卫生政策之间存在着不可调
和的矛盾。 某种程度上讲，烟草
业本来就觉得我们是对立方。 但
最让我伤心和想不通的是，最该
支持我们的，人家不支持。 ”

不过，她并不喜欢被人称作
“堂吉诃德” 或者“控烟斗士”。
“我并不是一个喜欢与风车作徒
劳斗争的人，我是一个搞科学研
究的人，我更愿意通过理性科学
的方式，把公众应该知道的真相
和道理告诉他们。 ”吴宜群如是
说。


